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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爬龙，1992 年 9 月 30 日出土。由
首、身、尾三部分组成，龙身正视，双目外鼓，头
部有对称的双角，鼻梁上有突出粗扉棱，额上
有四边锥形突饰，双眉呈短刀状，口巨张，上下
齿相勾合。

龙身呈弓形突起，背有高扉棱，四足粗短有
力，腹侧及上卷的尾部饰阴线斜方格纹，足部残
断，据有关资料看可能是大型器物的附件。

爬龙造型生动，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是
西周青铜器中不可多得
的精品。 □杨帆 鉴 藏

西周铜爬龙
秦 味

走一回陕北，无论如何得吃上一碗羊
肉臊子汤的杂面。

杂面是由豌豆和小麦混合磨成的面
粉制成的，属于粗粮，但吃法讲究，是典型
的“粗粮细吃”。擀杂面耗时而又费力，还
需要一点巧劲。一根擀面杖到了陕北女子
手里，就像是变戏法一样，一团面不一会儿
就擀得如纸张一般薄而透。

我的外婆是擀杂面的一把好手，她擀
杂面时总要在炕上铺上一块塑料布，再将
案板搬到炕上，不时抓起一把面粉抛洒。
擀面声动听而又有节奏，像戏台上不紧不
慢的鼓点，总能将我的馋虫勾出来。不一
会儿，缠绕在擀面杖上的杂面就变得越来
越薄，铺平展开来比案板要大得多。

将薄透黄亮的杂面举起来，对面的人
都看得一清二楚，鼻子是鼻子，眉毛是眉

毛。切杂面也有讲究，将一层层缠绕在擀
面杖上的杂面横着划上一刀，杂面卷便成
了面垛，再竖着切成粗细均匀的面条，抓一
把抖开。

调杂面的汤，种类有荤也有素，各家味
道不尽相同，上好的当然是羊肉臊子汤。
土豆、豆腐切成丁，羊肉可以是风干羊肉也
可以是鲜羊肉，煮好的杂面浇上臊子汤，再
撒上葱花、韭菜、香菜，就是一碗正宗的陕
北长杂面了。杂面透着豌豆的清香，汤里
散发着羊肉的腥膻，举起一筷子杂面来，薄
如蝉翼、细如发丝，吸溜上好几口还不见面
条断掉。

陕北长杂面有“拴魂面”的叫法，过去
招待第一次上门的未过门女婿有吃“黏
腿的炸糕拴魂面”的说法。我第一次登门
拜见老丈人时，吃的就是长杂面。我只顾
低头吃面，一碗面还不见底，丈母娘就用
马勺又添上满满一碗，就这样一连吃了
三大碗，直吃得浑身流汗。一旁妻子的
姨娘对丈母娘偷偷说：“婷娃（妻子的小
名）的对象是不傻，一句话不说吃了三大
碗面。”丈母娘说：“可不是嘛，是我擀杂
面的手艺好！”

杂面还可以切成柳叶状的杂面叶，配
上切成大块的土豆、酸菜叶、豆角制成的

汤，叫作和杂面。街头巷尾的小摊上常常
有卖，汤是提前调好装在保温桶里的，有客
人来了就抓一把杂面叶下锅，一碗和杂面
三两分钟就能做好。冬夜里，吃上一碗浓
香滚滚的和杂面，立刻觉得浑身上下暖意
融融。我在县城上中学时，时常下了晚自
习去吃和杂面，那时一碗一块钱。街边的
小吃摊和早点铺如今还能吃到，只是一碗
涨到了七八块钱。

现今各家很少再自己擀杂面了，市场
上的杂面早都切成了面条，买回去即刻就
能下锅。但我还时常想起外婆擀杂面的情
景，回味记忆中她亲手做的一碗羊肉臊子
汤杂面的清香来。 □刘曹凯

陕 北 杂 面

这座位于咸阳市淳化县北部五十里处
的古行宫，沧桑寂寞，矗立在斜阳中，注视
着田野的四季轮回，无言地坚守着自己的
秘密。

从记事起，我就生活在甘泉宫遗址周
围，从少不更事的宫瓦嬉闹，到长大后的好
奇问寻，再到年过花甲的沉思探究，却一直
搞不明白，这座当时地位仅次于汉长安未
央宫的重要行宫，这座汉武大帝一生先后
70余次御驾幸临的皇家重地，这座汉家天
子十分看重的避暑胜地，不论是司马迁还
是班固，怎么都惜墨如金，没有更多的信息
记载？

翻阅《史记》《汉书》《两汉记》等古籍，
仅有的多是“幸甘泉”“行幸甘泉”……等
只言片语，就连当时震惊全国的“巫蛊事
件”，太子刘据自杀，立刘弗陵为太子、赐
死其母赵婕妤这样与甘泉宫有着千丝万缕
联系的大事件，史书也是一笔带过，语焉
不详。

通天殿与迎风殿的废墟是遗址内的
两个主要遗迹，平地而起，高可数十丈。从
淳化县城上北塬，几十里外即可看见这两
大土冢矗立在甘泉山的半山腰。两千多年
过去了，依然高大雄伟，直入云霄。散落各
处的汉瓦碎片，俯拾即是，诉说着这里曾经

的辉煌，“长乐无极”“长生未央”“甘林”
“万家灯火”等各类精美瓦当遗落在泥土
中，常常为村民捡拾，同时标示着这里不同
凡俗的高贵。

曾经想从汉代大儒杨雄的《甘泉赋》中
一窥甘泉古宫的模样，可惜这位辞赋大家
用词瑰丽古奥，比喻驰思夸张，几乎看不到
纪实的成分。只给人以甘泉宫美轮美奂、
富丽堂皇、无与伦比的感觉，却使人如雾里
看花，看不清甘泉宫的真面目。

老家的旧庄基是一个地坑四合小院，
是我与父亲用镢头、铁锨和藤笼开挖挑土
修成。这个仅有六口窑洞和一个门洞的小
院落，不承想却误挖在了甘泉古宫的汲水
区，院落的门洞与每只窑洞里都有填埋的
古井，其中两个窑洞里竟然各有两口井，全
院共有古井六口之多。粗壮的古井横在窑
顶上，虽经数千年时光，填埋的黄土与原生
土界限分明，熟土与生土未能连成一体。
当时，我们一家人十分郁闷，总怕古井的填
埋土掉落下来，担心窑洞因为古井而不够
坚固，以至于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在古井下
面活动。

记得小时候，生产队请外村的拖拉机
为我们队耕地，我们稀奇地跟着拖拉机跑，
村上的老张哥坐在拖犁上打升降犁，就犁

出过一块长约一米二三，宽约八十厘米，厚
约半厘米的青铜板，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与
文字。遗憾的是我们当时不认识篆字，更
遗憾的是这块青铜板被打碎，几个司机与
老张兄一人分得一块卖了废铜，让人扼腕
唏嘘。

在一处庄稼地里，曾发现无数贝壳，猜
想可能是甘泉宫御膳房所在地，不然，远离
大海的黄土高原山区，怎么会有海鲜贝壳
出现呢？

也曾见过一方封泥，上书“严道橘丞”
四字。“严道”系古地名，为现在的四川省青
衣江流域的雅安市荥经县一带，汉代这里
为严道郡管辖，此地盛产柑橘，汉廷在这里
设有“严道橘园”官署，负责为朝廷生产柑
橘事宜。“橘丞”是朝廷委派在严道郡主管
为朝廷生产供奉柑橘的官职称谓。这枚封
泥在汉甘泉宫遗址出现，说明汉代从四川
严道郡向长安甘泉宫供奉柑橘。西汉甘泉
宫距四川盆地西南缘的严道郡千里之遥，
柑橘越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抵达甘泉
宫，遥想当时甘泉宫的生活供给是多么丰
富而多样。

前几年，陕西省考古队曾对甘泉宫遗
址进行过小规模的探查，据说，推测甘泉宫
应为汉庭祭天之所，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

坛。由此，联想史书曾记载有汉武帝元鼎
元年，曾于山西汾阴，也就是今天的万荣县
宝井乡的后土祠发现宝鼎，运往甘泉宫，以
祭祀泰一神，那么前几年曾出土于淳化县
的大圆鼎，是否就是汉武帝当年运来的宝
鼎呢？不得而知。

既为祭祀之所，当然行事诡秘，然年年
岁岁仪式大都雷同，内容却基本乏善可陈，
史书秘而不载，史官觉得缺乏历史价值，只
作简要记述，自有其道理。自此，多年来的
疑惑与迷茫，似乎也有了答案。

土地因历史而古老，古老的土地曾经
走过汉武大帝自信满满的脚步，也曾承载
过汉家天子的雄才大略与追悔罪己，掩盖
过杀母立子的秘密，也见证过临终托孤的
无奈……

面对甘泉古行宫遗址孤寂清冷的两堆
黄土、一只残存的石熊、一通巨大的石鼓和
遍地瓦砾，不由让人感慨万端：为万民计，
则路越走越宽广，为一私谋，则道愈行愈
窄，且行之不远。

曾经美轮美奂的甘泉宫，而今却隐没
于历史烟雨中，荒芜在山野里，清代就有人
观后发出“牧儿莫放秋山火，猿鸣鹤唳不忍
听”的感叹，今天依然有人前去参观，而历
史却直教人沉思。 □王朝鲜

甘 泉 古 宫 立 风 中

在西安上大学时，一次应邀到同学家作
客。傍晚时分，同学的父母、大哥二哥和几个邻
居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好不惬意。竟让人有
了不知今夕何年的恍惚，连吹着的风都仿佛从
大唐穿越而来。同学的大哥嫌不够热闹，便提
议道：“咱唱几句秦腔吧，爱不爱听？”见主人这
般热情，我们连声说：“好啊，好啊！”

“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
只见他变脸似的，瞬时表情悲怆，情绪激越，脖
子上青筋突起，一秒进入角色。这句唱词我正
好熟悉，许是知道剧情，许是能听懂唱词，许是
唱者情绪表达得舒缓细腻、淋漓尽致，我竟立刻
被感染了。

一段唱毕，大哥气喘吁吁地笑着说：“不行
不行，我这太不专业了。还是让老二唱吧，他早
年跟过戏班子，正式拜过师呢！”二哥也不推辞，
起身站定，外衣一扔，拉开了架势：“金砖玉瓦两
相逢……”这声音与大哥不同，慷慨激昂中透着
一种苍凉悲情之气，如泱泱渭水扑面而来，直穿
人心。一曲唱罢，让人荡气回肠，心情激动。此
时，我才体会到，秦腔原来不仅可以畅快地

“吼”，也可以发自肺腑深沉地表演。
半晌，我回过神来说：“别的戏种唱起来深情婉转，百转千

回，秦腔为什么声音总是这般高亢酣畅、荡人心魄？”二哥啜了
口茶说：“我师傅说过，和说软语的南戏不同，秦腔是从心里

‘吼’出来的。”一个字，倒是让我悟到了秦腔的韵味所在。八
百里关中大地上，若不是“吼”，如何能与这厚实土地和厚重历
史相得益彰？若不去“吼”，如何来表达秦川关中人们的热情
和赤忱？

又一日傍晚，我和朋友流连于西安书院门的晚市。古色
古香的建筑，林林总总的古玩字画，让人仿佛在与汉唐的古风
余韵对话。正沉迷间，听得一卖文房四宝的店门口，一位须发
斑白的老者背靠凉椅，悠然沉醉地拉着二胡。身边简易的茶
几上，放一只旧茶壶。前方凳子上，一位窈窕妇女端坐，唱着
悠扬的秦腔。旁边小椅子上还有一个男孩，拿着一粗棍和着
二胡声在椅子靠背上间或“咣咣”地敲。他们旁若无人地唱
着，令我完全看呆了。朋友拽了一把，我才回过神来。可环顾
四周，竟没有像我这样驻足的。我犯嘀咕：“看情形，他们像祖
孙三代。可他们是在做生意，还是在唱戏呢？唱得那么好，竟
没有人听？”土生土长的西安朋友哈哈大笑道：“不是为招揽生
意，咱们这儿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歇脚纳凉，逢年过节，随
时唱；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到处听得到；老人小孩，姑娘小伙，
都能‘吼’两嗓子。人人都会唱，没啥好奇的。”

“没啥好奇”，但却激起了我的探究之心。第二天一大早，
便直奔西安易俗社。我带着神圣的心情走进了园子，一种古
朴厚重之气扑面而来。正走着，我被一块写着“古调独弹”的
匾吸引住了。这是鲁迅先生1924年到西安讲学，在易俗社观
看了秦腔表演后有感而题。他说，能有这样一个以提倡社会
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后来，我在学校的《中国剧种介绍》选修课上认真学习了
秦腔的起源演变、唱腔和表演特点，对秦腔有了更深的认识和
了解。选修课老师也是关中人，在讲到自己的家乡戏时，他情
绪激越地由秦腔讲到关中风土人情，并让大家讨论自己所感
受到的关中人特点。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直爽，有的说热
情，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关中人说话像吵架。老师笑着说：“这
些都没有准确说出关中人的性格特点。”突然，一位来自陕北
的同学说：“关中人的特点是说话做事不绕弯。”老师点头赞
同。这就是我了解的关中人骨子里的特质：正直、朴实、执着，
以及勇往直前、敢作敢当且不服输。

回首三秦历史，这样的人何其多：司马迁身遭宫刑发愤著
《史记》，张骞九死一生连通西域，杨虎城、于右任、刘志丹……
哪一个不是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血性汉子？当代中国文化
界的“陕军”，路遥、陈忠实……哪一个不让中国乃至世界的心
灵为之震撼？

任何一个戏种，都代表着特定的地域和人文特点。作为
在关中大地“人人都会唱，没啥可好奇”的秦腔，是生活在黄土
高原、泾河渭水儿女的家乡情结，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梦想和
期望，是这片广袤大地精神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写照，是自然而
然从人们心底流淌出来的声音…… □王霁霞

1952年 10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视察
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
大号召，共和国第一代黄河水文工作者告
别亲人，远离城市和家乡，来到黄河中游，
深入到气候恶劣、交通闭塞、条件异常艰苦
的山沟沟设立水文站。

1953年 6月，年仅 29岁的杨广成服从
组织安排，毅然离开山东艾山水文站，赴陕
西省神木县温家川设立水文站。临行前，
他在河南开封参加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以
下简称“黄委会”）召开的治黄动员大会，一
位领导的发言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水文站地处偏僻，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但
我们为黄河治理开发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收集水文资料，这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特别
光荣的使命。水文测验机不可失，时不再
来，不要说刮大风下大雨，就是刮石头下刀
子也必须把第一手水文资料测到手。洪水
涨到哪里，我们就测到哪里，决不能放跑任
何一场洪水！”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在杨广
成年轻的心里深深扎了根。

怀着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杨广成与
测工杨廷学背上行李和简易测验用具，离
开黄委会驻地，乘火车、坐汽车一路颠簸，
于 6月 28日到达山西临县。临县距温家川
还有 150里山路，没有通车公路，他们只好
请一位向导带路，雇了一头骆驼驮负沉重
的行李，两人翻山越岭，风雨兼程，两天后

终于抵达目的地——温家川。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

要租一孔窑洞住都很困难。杨广成与杨廷
学在热心村民指引下，来到一座废弃多年
的破庙，把铺盖卷往地上一撂，就此安营
扎寨。接下来，他俩不顾连日的长途跋
涉、旅途劳累，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很快修
了几支水尺，自己动手画上刻度，打在河里
开始观测。

1953年 7月 1日 8时，随着窟野河温家
川水文站观测的第一组水位数据载入记
录，黄委会温家川水文站宣告诞生，温家川
从此与黄河水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吃糠咽菜住旧庙，破衣烂衫如乞丐，但
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设站初
期，他们摸不透山区洪水的脾气，听老乡
说，温家川的洪水来去匆匆，很难捕捉，有
时候太阳红彤彤的冷不防大水就来了。为
了抓住这难得的观测机会，在没有观测房
的情况下，他们经常在河滩里死守，困了
就地睡在河滩上，以便于水来了能及时醒
来观测。有一次，看上去天气挺好的，但
老乡们说：“到处都是泥腥味，夜里肯定要
发山水！”二人不敢怠慢，晚上双双睡在河
滩上。邻居大爷见他们迟迟不归，打着灯
笼出来找，见他们在沙滩上睡得熟，忙把
他们拽起来，生气地说：“你俩不要命了？
大水就下来了，再不走，小心把你们冲到

黄河里喂鱼去！”两人将信将疑上岸不久，
骤然间轰隆声起，黑压压的洪水咆哮而
来，两人庆幸老大爷及时相救，才侥幸捡
回一条命。

设站初期，测验设施少得可怜，远远不
能满足测验之需，平常测流通常采用涉水
流速仪法，来了大水只能看几个漂浮物或
观测比降来推算流量。涉水测流在天暖水
小的时候还可以，到了秋冬再用这种办法，
人可就受罪了。但为取得连续可靠的第一
手资料，杨广成与杨廷学义无反顾，一次次
跳进冰寒刺骨的河水里测流。水小时人受
些罪还能测得，一旦水稍微大些，即使人再
不怕冻也很难测得到。一次，河水较大无
法施测，两人站在岸上望河兴叹。无奈之
际，对岸一头驮着花生蔓的大黑牛从河上
横渡而来，当牛游到河中间时，从牛背上掉
下一棵花生蔓缓缓流过断面。牛走不多
远，身子一晃又掉下一棵，顺流而下。眼前
的情景触发了灵感，他们当即找到村干部，
借来大黑牛，通过骑牛放浮标的方式，顺利
测完流量，并将此法沿用下来。随着温度
下降，河里的冰花越来越密，再放浮标也不
灵了，只有继续涉水测流。

天寒地冻，光着两条腿下河测流，不仅
考验人的耐受能力，更严重损害着他们的
身体健康。智慧的杨广成又有了新主意，
他们搞来两块破油布，穿上棉裤棉鞋，把油

布紧紧缠裹在腿脚上，然后下水测流。在
零下十几、二十摄氏度的低温下涉水测流，
待测完出水后，油布冻得像铁板一样，两腿
僵直不能弯曲，行走困难，不用火烤一时半
会休想把油布拆下来。村民们见了都心
疼，说：“这样拼命可不行呀！我们这里天
气冷，和你们南方不一样，等你们老了会落
病的！”但英勇的水文工作者没有退缩，就
这样一次又一次，忍痛坚持把封河前流量
的第一手资料全部测到手，保证了水文资
料的连续完整。

温家川水文站最初测量地点在石盘
壕，20世纪 50年代末在店坊滩修办公场所
一处，测量地点在贾家壕。70年代以前，水
文测量人员多来自山东、河南、山西等省。
80年代后，随着当地考入黄河水利学校学
生增多，大部分工作人员为榆林本地青
年。1966年 9月，随着人员增加、业务量加
大，又将办公场所和测量地点上迁二百余
米，迁往贾家壕对岸。那个年代，每逢节
日，水文站职工经常和温家川村民、学校师
生一起联欢。温家川村民和水文站职工相
处和谐，关系融洽。

温家川水文站虽经多次搬迁，不管是
温家川、路家沟（店坊滩）还是刘家坡，不管
是用原始的放草靶测流，还是现在的卫星
传输、短波数字化应用，“温家川水文站”的
站名始终未变。 □温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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